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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毕姥爷去吃饭前，
真的知道酒桌上都有谁吗？

在北京，文化人把饭局分
为东边一个西边一个，作家张
弛被称为“西局局长”，负责把
西边文化圈的人召集起来，凑
成一个个饭局。张弛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文人的饭局，天
生就是多。”

约饭很简单，挨个发信息，
没有前言后语，就一句“来不
来？”回答通常也很简单，“去”
或者“不去”。若有一个问了一
句“都谁在啊？”一下子就会引
来其他人的反感，觉得“太矫
情”。

吃饭的地点不是唯一的。
文人聚会，有高档大酒楼，有深
藏院巷的小酒馆，有路边的面
馆，也有文人家自摆的大席。比
如著名作家黄珂，一年365天在
自家摆流水席，四川泡菜、黄氏
牛肉汤锅，用虹影的话说，一帮
狐朋狗友、牛鬼蛇神在其家里
以黄珂朋友之名相聚，随便看
书弹琴，饿了随时加餐，醉了到
客房休息。有些人黄珂也不认
识，但这对于文人来说没有什
么区别，在他们看来，饭局的作
用，就是广揽八方朋友。吃，总
是能引来文人。用他们的话说，
这里“往来无白丁”。

所以，为什么吃完饭后大
家会一个个拉着毕姥爷合影？
你懂的。

“文人谈吃，自古就有传
统。”张弛说，吃给了文人一个
平台，同时，从吃中可以看出一
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学识修养。

所以文人爱吃。作家、媒体
人于一爽说，文人有相同的成
分，所以比一般人容易聚在一
起。“比如结婚率很低，不是一
个正常现象，但是在这个圈里，
不结婚、保持同居关系，好像是
正常的。没有家庭和固定的上
班时间，比较自由，但是也需要
出来放松一下，人一出来，就有
了饭局。”

文化人需要放松，这是文
人的共识。张弛提到，作家丁天
一年就出来一个月跟大家混，
平时闷在家里写剧本、写小说。
哪天遇到他出现，脸色惨白、目
光涣散，一看就知道刚刚完成
了一部鸿篇巨制，而且明显憋
出了内伤。所以在放纵的一个
月内，他会频繁出现在各种酒
局上。

饭局和酒局的概念，在文
化人眼中是不分的。作家大仙
曾说，作为一个跟文艺沾边儿
并且往深里沾的主儿，不让喝
酒，不让出书，还不如去死呢！
在酒精的催动中，文字折磨内
心，这是玩文字的一种崇高境
界。“如果是那种完全不喝酒的
局，没有什么可跟人聊的。要释
放东西，所以需要酒。”

为了释放，文化人创造出
无数个能够凑在一起喝酒的机
会。比如书商丁晓禾曾在文章
中写道，张弛通知饭局，短信第
一句若是“见证文学”，那就是
有朋友出新书了；若是“导演开
会”，那就是招募群众演员了；
若是“欢迎甘姐”，那就是一个
姓甘的外地朋友来北京了。饭
局通常跟大家的工作都有关
系，文学界的出版界的美术界
的影视界的，以后都要互相提
携，但这点正事通常都是两三
分钟说完，剩下的就纯是喝酒
聊天。

相近的爱好和成分，让文
化人走在一起很容易。文化人
之间没有那么多商业秘密，就
算喝多了胡言乱语，也不会被
人拿住把柄，“出错的成分少。”

所以文化圈的饭局上，总
是充斥着朋友、朋友的朋友、朋
友的朋友的朋友，即便你单刀
赴会，也无所谓。来者不问，直
接欢迎光临。有时到了下半夜，
还会陆续有人加入。

于一爽说，文化人来吃，而
抢着买单的，都是做家具生意、
电信生意的有钱人。“文化人有
这个自信，既然有人买单就来
吃。”

只有“来不来”

别问“都有谁”

文文化化人人的的饭饭局局

有文化人的地
方就有文化圈，有文
化圈的地方就有饭
局 。文 化 人 自 古 爱
吃，更爱结团吃。他
们都有相同的成分，
容易揉在一起。比如
文化人看重性情，潜
意识里又文人相轻，
这样的文化人饭局，
吃起来肯定很有趣
味。

但现在，你看看
毕姥爷，还会觉得文
化人的饭局很有趣
味吗？

铁打的饭局，流
水的食客，这才是饭
局的本来面目。这是
作家张弛在《北京饭
局》这本书里说的，
但还有一些，是他没
说出来的。

政治、性和文人范儿

“想要进文化圈饭局的人，估计会失望而归的。”于一爽笑称，很多人想要聆
听一下文化人怎么谈文化，结果很失望。

有一次于一爽在北京南锣鼓巷吃饭，L问了她一个文学和艺术的事儿。这时
候K突然从桌子上爬起来，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说“我不要听文学和艺术，我
要听草泥马”，着实把L吓着了。

文人们在饭桌上一般都说不着调的话。作家大仙曾在一篇有关饭局的文章
中提到：石康一出席饭局，我们都爱问他，《奋斗2》咋样了，石康老师总爱说“‘奋
2’都快成‘愤2’了”；张弛一出席饭局，我们都爱问他，《盒饭》拍竣了，下一部电影
拍啥？张老师总爱说“要拍‘打飞机’”。

“虽然饭局上很多人的工作和爱好有交叉，但是好像都避而不谈正事儿。”于
一爽说，文人之间也互相防着，很少有人说我最近在搞什么创作。“比如理想，这
对文人来说是隐私，不会跟别人聊，因为说出来，别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你，所
以干脆不谈。”同时，于一爽发现，文化人，尤其是男人，最不爱谈自己从毕业到三
十岁的这些年。他们会聊一些吃过的苦，但是都会拼命藏住自己的底牌，担心一
不留神被谁摆一道。

“所以文人会刻意把话题转向政治和性。”于一爽说，“有一位德国文学圈的
朋友回国后崩溃了，说中国的文化圈饭局太无趣了，互相拿对方开涮，再开开政
治和性的玩笑。”

文化圈的饭局也是需要论资排辈的，起码要有能力才能组织饭局，才能叫来
吃饭的人。比如被称作“东局局长”的艾丹、“西局局长”的张弛。如有新人加入，常
常会被挤兑。冯唐在第一次参加艾丹组织的饭局时，因为喝多被送到医院洗胃，
之后却被大家认可。于一爽说，在文化人眼中，真性情才是他们最看重的，而不是
有的圈子那样看钱、看地位、看权势。

在这种单纯的酒局中，即便吃了几次饭，互相之间也算不上认识，充其量混
个脸熟。即使递了名片，也可能被扔在一边，或者并不在意，彼此不留电话。“做文
化的人会有种自尊，就是你不认识我我凭什么要认识你，有一张名片就能证明我
认识你吗？”所以在文化人饭局上，有的脾气不投直接摔筷子走人，有的酱油拌
饭，吃几口剩菜。没有利益牵扯，怎么着都无所谓。

因为拥有这分自尊，文化人吃饭也要有范儿。在张弛的饭局中，有人一手拿
着《国富论》，一手举着酒杯。有个搞影视制作的，上来就说于一爽的衬衫多么像
八大楼的服务员，无论聊什么，都先问她：“你听得懂吗？”

在于一爽看来，文人都喜欢拿着一股劲儿。一般三四个人以上的局，于一爽
就把它称为“公共场合”，她觉得文人天生具有表演的天赋，尤其在公共场合。

喝到最后，就忘了要端着了

不管是哪儿的文化人，喝多了，也就那样了。于一
爽还记得去一个朋友家吃饭，屋里无论什么家具、物
品都包着套子，可能是怕人喝多了吐脏。“喝多了是很
丢人，但是这种丢人也是文化的结果。”第二天，大家
继续推杯换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甚至有一个
教授，喝多了让自己的学生到酒吧来听课。

“你是什么，酒桌上是装不了的。”文化人喝酒向
来凭真性情，所以显露真实的机会要比别人多。喝到
最后，也就忘了要端着了。

“其实端着没什么用，总是会被识破的。”于一爽
说，比如艾丹，写了那么多有名的剧集，但是人长得就
像一个杀猪的。“通俗一点挺好，没那么多符号。”

可是文化人仍然热衷于在饭桌上继续表演。一位
文艺界的老前辈说，现在组织饭局，似乎跟以前单纯
吃饭不一样了。就拿最近参加的一个饭局来说，请客
的人拿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真迹显摆，另一位资历老
的人立马拿起手机，给一位有分量的国家领导人打电
话。“其实在较劲，看谁的人脉广。”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人的饭局，成为文化整体式
微的抱团表演。于一爽同意这个说法。她说，文化人的
能力有限，也许正是因为这，所以更加想彰显自己的
能力，而其中炫耀的，更多是自己的经验。

于一爽说，在文化圈内也有新的分裂。“比如诗
歌，现在多冷啊，内部却打得不可开交，像原子弹爆炸

一样。”她说，这很普遍，外行人觉得这是一个圈子，但
圈子内还有很多圈子，随时还在分裂。

如今，于一爽渐渐与这个圈子割裂，她结婚后，越
来越少出现在饭局上。张弛因为把肝喝出了毛病，虽
然照喝不误，但也在慢慢收敛。家里都包着套子的那
个朋友也要退出江湖，原因是有一次喝多了，醒来发
现裤兜里多了几个肉包子，他觉得伤了自尊。而间接
的原因则是，他找了一个小他20岁的女朋友。或许，他
以后不用饭局也能找到归属感了。一切都在悄悄变
化。用张弛的话说，现在即便好不容易凑在一起，也吃
不到一块了。

“我不相信有女人会一直喝下去。有了比较稳定
的感情和家庭生活，有了婚姻，别人也不太会叫你。
饭桌上坐着一个别人的老婆有意思吗？”于一爽说，

“而且，饭局对身体消耗太大了，感觉每天要过40多
个小时，不是所有的女文艺青年都要经历这些东
西。”

在《北京饭局》这本书的序里，张弛写道：有许许
多多的不靠谱，把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集结成册，让我
们看到了那些表象背后的巨大虚无。

于一爽还记得一次饭局上，很多姑娘冲着卫生间
的水池子吐，吐完了就对着镜子梳头、涂唇膏，有些还
整整内衣，然后跟没事儿人一样出来。

恰如生活本身。

本报记者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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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范伟等人主演的《饭局也疯狂》描述了有关饭局的文化现象。（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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